
在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中袁 我辗转居住过七个连
队袁而每一个连队的周边都有一条包裹着的围河遥

在淮海农场 40 多个连队中袁每一个连队都是成方
成块的袁这既是为了节省土地的需要袁也是便于管理开
展工作的需要遥 当年农建四师部队在组建连队时袁都要
在每个连队的四周用人工挑出这些河遥 些挖河挑出来
的土袁垫高了连队的地基袁可抵御大雨的侵袭袁也便于
人员洗刷和生产生活用水袁更便于防范水灾等事故遥

这里的围河总是与苏北灌溉总渠相连相通的袁时
刻以河道或管道连接的形式袁保持着清洁的水源遥 它就
像是一位称职的母亲袁 连队里的大树在它的浇灌下逐
渐长大袁并繁茂生长曰宅基地上的蔬菜在它的哺育下袁
吐露着芬芳曰码头的台阶上始终是人声鼎沸袁奏响着与
锅碗瓢盆尧衣食住行相关的交响曲遥 连队里的围河也像
是我们的玩伴袁陪伴看我们的童年时光遥 夏天袁热汗淋
淋的我们来到围河里光着屁股游泳尧嬉戏曰穿着裤衩在
河里逮鱼尧摸蚌曰或是拿着淘米箩在淘米时逮游进箩里
的鱼虾袁并乐此不疲遥

时光已去多年袁 这方河水始终陪伴着生活在连队
的人们袁不言不语遥 如今袁我多次来到曾经居住过的连
队里袁驻立在已经没有了码头边的河岸上袁静静地望着
这些围河遥 它虽然已经改变的模样袁甚至环境的变化让
我有不敢相信袁 但它还是那样地静静地流淌着袁 浇灌
着袁滋润着遥

连队中那流淌着的围河啊袁让我所魂牵梦萦遥

连队的围河
荫 陆军

射阳水绿岸青袁野水沟里有不少的龙虾遥 星期天袁
一家三口子到田野水沟去钓龙虾遥 最高兴得当数几岁
的儿子袁 他带着太阳帽和太阳镜袁 手拿小网兜走在前
边袁俨然一个小野渔童冶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袁农村中沟沟河河都有小龙虾遥
开始时袁人们并没关注这个张牙舞爪的小东西袁转眼几
年袁龙虾就得到大量繁殖遥它们进入秧田用两大螯剪断
嫩秧苗袁挖窟打洞导致秧田漏水袁农民捉住龙虾便用脚
踩碎遥不知何时龙虾成了美味袁人们再捉到龙虾就放鱼
锅里煮吃遥 流行吃龙虾比刮风还快袁于是袁男女老少捉
龙虾钓龙虾一度成为农村一道风景遥

钓鱼莫赶热闹处袁这是古人的经验袁也适用于钓龙
虾袁因为龙虾嗅听触觉很灵敏袁也怕人说笑吵闹遥 我们
在柴塘边选择下钩子袁其实不是钩子袁仅是一根指头粗
两択长的芦竹(碱柴)上扣三四尺长线袁再把备好的鸡鸭
鹅肠尧头尧爪等分几份用线扎好扎紧袁也有用鳅鱼尧刺鳅
鱼或其它鱼肉类鲜活物作饵料的遥 龙虾是广谱性食肉
性水生物袁贪吃不挑食袁也不大讲究遥系好诱饵后袁随便
放入水中都可钓到龙虾遥

刚放下的诱饵袁龙虾就咬住不放遥儿子看到杆和线
动了袁说了句野有龙虾冶就抢着拎起杆子来袁一下子钓上
来两个野死不丢冶龙虾遥 首杆告捷袁儿子高兴得很遥 我们
下了六七把后袁 就不停地轮流拎杆子遥 龙虾没拎出水
时袁就要及时用小网兜捞取遥出水时龙虾会选择弃饵逃
走袁所以钓龙虾要轻拎慢提袁尽量不惊扰遥 方法和时机
正好跟钓鱼相反袁鱼会吸食诱饵后快速吐出钩子来袁反
应迟和动作慢是钓不到鱼的遥

实践是发明之母袁钓龙虾也是一样遥本地人利用龙
虾贪心的特性袁 在一根钓线上分别在不同位置系上诱
饵袁就给更多龙虾提供觅食机会遥 龙虾不知是陷阱袁于
是一个诱饵上常有钓着三四个甚至七八个龙虾的袁这
个场面在不同水域尧 不同钓者面前反复上演出相同版
本遥

现在已多次垂钓袁虽没有了第一次钓龙虾的期待袁
但是野钓冶趣依然不减袁更多了层念念不忘的味道遥

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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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袁我在楼下停放自行车时袁突然在角落
里看到一株开着细小白花的野草袁 让我的心怦然一
动袁惊诧之余袁顿生一种感动和温暖的情愫遥

这株长在建筑垃圾堆上的野草袁 是那么纤细和
柔弱袁几片薄薄的长形叶子几乎全部匍匐在瓦砾上袁
却有一条细长的主枝努力向上伸展着袁 最顶端居然
绽放着一簇紧紧拥挤在一起白色的小小花朵遥

我不仅惊叹于它顽强而坚韧的生命力遥
我想不透这株野草的种子是怎么来到这里 野安

家落户冶的袁又是怎么在这几乎没有泥土的垃圾堆上
生根发芽的遥 我更想不透袁从萌芽破土到成长开花袁
它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困苦遥

一阵微风吹来袁花叶摇曳袁花枝颤动袁我的心也
随之颤动不已遥

这株野草虽然渺小袁 却依然绿意盈盈袁 生机勃
勃遥野百合也有春天遥这株野草一定也在追逐着属于
自己的春天袁一定也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和愿景遥我
想袁这株野草一定是有灵性的袁它也要在生根尧发芽尧
长叶尧开花袁给万木葱郁尧百花齐放的春天献上自己
的一份绿意和芬芳遥

又一阵微风吹过袁 这株野草的花枝颤动得更加
厉害和剧烈袁 我却顿生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发自心底
的喜爱遥

它寂寞吗钥 它孤独吗钥 它失望吗钥 举目四望袁在
这栋钢筋水泥建设的居民楼下袁 只有这株野草坚定

地绽放一抹绿遥 没有人关注它袁 没有人为它施肥浇
水袁没有人为它遮风挡雨袁更没有人对它精心呵护遥
它像道路旁尧田间里尧树荫下尧花丛中的无数野草野
花一样袁在春天里萌芽袁在夏日里生长袁在秋冬时节
里自我枯萎尧凋谢和消亡遥

在春回大地尧百花次第开放的日子里袁作家和诗
人们赞美起娇艳无比的桃花尧杏花尧梨花来袁真可谓
才情肆意袁诗兴大发袁妙笔生花袁极尽溢美之词和喜
爱之意遥 却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注意到那些无数不
知名尧不起眼尧长在角落里的野花遥 它们也是春天里
的一分子袁 它们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抹绿意和一缕芳
香遥

我凝望着这株绿意浓浓尧缀满小小花朵的野花袁
我突然想到了像自己一样的平平凡凡的人们遥

我和像我一样平凡的人袁 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兢兢业业地奋斗着袁无怨无悔地奉献着遥没有轰轰
烈烈尧惊心动魄的英雄壮举袁没有荡气回肠尧振聋发
聩的豪言壮语袁 但我们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
心和使命袁没有忘记自己肩头上的责任和担当袁依然
一如既往尧持之以恒地持续奋战袁这不也是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尧增光添彩吗钥

我爱这不知名的野草袁 我爱这叫不出名字的野
花袁 我更爱像这无名花一样默默奉献着智慧和挥洒
着汗水的人遥

无名花
荫 陈正国

老院袁拆迁了遥
老院是平房袁三间正房袁袁住了大大小小一家人遥
这座老院承载着柴米油盐平淡的生活袁 我们每天

都在老院里演绎着人生遥 虽然每个人都在不断地为生
计奔波袁披星戴月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家袁把生活压力尧
工作情绪统统扔给它袁老院却淡定安详地包容着我们遥

老院的西边是小河袁那时候河水清澈透底袁河内的
鱼虾丰富袁在夏日早晨非常闷热的时候袁我们就会在河
边捉龙虾袁捞泥鳅袁中午一大家子人围着一盆金黄的油
炸虾尧一盆红烧泥鳅吃得津津有味遥老爸还会在午后去
河里游泳袁惹得我和妹妹担心地跺着脚大喊野爸爸尧爸
爸冶遥

老院里面栽了一棵很大的柳树袁 秋日的阳光透过
嫩黄的树叶袁斑驳地洒落一地遥 早晨袁在树下摆上一张
桌子袁端上香喷喷的小米绿豆粥尧煮鸡蛋尧拌好的韭菜
花袁一天的生活从这顿早餐开始了遥

老爸好客袁朋友极多袁经常在老院里喝酒畅谈袁天
南海北胡扯闲聊袁喝到高兴之处袁划上几拳袁唱上几嗓
子袁没有文人骚客的优雅袁却有世人俗客难得的豪放情
致袁竟能招来一院子的邻里好友谈笑到深夜遥

老院的邻居都是老爸单位的同事袁 十几家的邻居
饭前饭后就在胡同里啦呱闲聊袁大人的家长里短尧孩子
的嬉笑打闹袁 热闹气氛充斥着每家每户遥 晚上掌灯之
时袁奶奶就和几位年龄相仿的老人打麻将袁麻将声尧唠
叨声持续到夜深人静时噎噎

2010年我家买了新房袁搬出老院遥 有半年之久袁父
母不适应明亮的新三居袁 隔不几天都要回到老院再住
上几天遥不舍得老院的温馨气息袁感觉老院是最能释放
压力尧郁闷的地方遥 就这样来来回回几年袁五年前当听
说老院因年久失修在拆迁范围之内袁 当时心里还觉得
很高兴袁终于拆掉了这座老院子遥 随后袁邻居们都开始
搬离袁我家也忙着收拾东西袁不大不小的院子竟装了四
大车遥

搬了东西交了钥匙袁 可是感觉老院里面还有没收
拾完的东西袁我陪老妈几次回到老院袁她看看这里摸摸
那里袁心里空落落的袁竟有许多不舍遥 坐在空无一人的
院子里袁脑海里浮现出往日的景象袁孩子的哭闹声尧大
人的争吵声尧 过年过节几口人聚餐尧 邻居串门谈笑风
生袁一切都已远离袁老院也将变成废墟一堆袁想到此时袁
我不禁潸然泪下遥

那天袁拆迁的机器轰隆隆地响着袁我站在离老院不
远的地方袁随着野轰隆冶一声响袁老院倒塌袁我掉下眼泪袁
别了老院噎噎

老 院
荫 谢晶晶

前几天回老家袁到达时已是暮色时分袁小村卧在大
山的怀抱里袁安静得像一个端庄的少女遥有炊烟从农家
屋顶飘出袁袅袅地盘旋在村子上空袁最后与云霞融合在
一起遥

很久没见过炊烟了袁城市已难觅它的踪迹遥即便在
乡村袁有的人家也已用电或液化气做饭袁简单尧快捷遥

这弯弯曲曲的炊烟却瞬间弥漫了我整个心灵遥 那
里面出现了奶奶慈祥的目光袁母亲忙碌的身影遥儿时每
次放学回家袁饥肠辘辘地走到村口袁看到自家屋顶上飘
起一缕炊烟袁知道母亲正在做着饭袁顿时浑身有了一种
温暖踏实的感觉遥

炊烟也是收工的号子袁不用招呼袁汉子们便开始卸
了牲口袁扛着犁具袁说说笑笑地回来了遥 老人们挥着鞭
子袁在一路牛铃叮当作响的喧嚣中回来了遥有勤劳懂事
的姑娘袁洗了衣服袁斜挎着篮子袁洒下一路欢歌回来了遥
在炊烟氲氤里袁流淌的是温暖和幸福遥

长大后袁经常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奔波遥 坐车途中袁
往往要经过一个个村庄袁 目光总是贪婪地注视着乡村
里的一切袁村里有暮归的牛尧觅食的鸡尧吠叫的狗袁有一
家家屋顶升起的炊烟遥在炊烟袅绕里袁也一定有一位母
亲在灶前忙碌遥 那里有饭菜的香味袁 有母爱殷殷的目
光袁炊烟是游子心中的慰藉遥

炊烟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遥 守住了一缕香喷喷的
炊烟袁也就守住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遥

又见炊烟起
荫 王永清

老家院子里有株老葡萄树袁 每到夏
天袁葡萄藤就会爬满架子袁碧叶绿荫袁遮
天掩日遥 小时候袁常听邻居老奶奶说袁农
历七月初七晚上袁如果天气晴好袁躲在葡
萄架下袁 就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喁
喁情话遥 我很好奇遥 可惜袁那几年每逢七
夕就会下雨袁 我始终没有机会去偷听牛
郎织女的情话遥

小学毕业那年的七夕袁 是个难得的
大晴天袁傍晚的天空上袁星星仿佛被冲洗
过一样特别明亮遥等到父母都睡下袁我就
悄悄下床袁蹑手蹑脚来到了葡萄架下遥正
值盛夏袁蚊子特别多袁这下我可成了给蚊
子送上口的美餐遥不大一会儿袁从头到脚
全被蚊子叮成了大包遥我强忍着痒袁大气
也不敢喘一下袁唯恐惊动了牛郎织女遥

很长时间过去了袁 耳边除了蚊子嗡
嗡的叫声袁再也没有任何动静袁更不用说
有人说话遥我很失望袁但仍不甘心就这样
放弃遥不知不觉间袁我竟躺在石凳上睡着
了遥

睡梦中袁忽然感觉有阵阵凉风吹来袁
依稀还有说话声遥 我一惊袁微微睁开眼袁
院子里已亮起了灯袁说话的正是父母遥

母亲一边给我扇扇子袁 一边对父亲
说院野外面空气好袁就让丫头多睡会儿吧遥

你赶快回屋睡觉袁明早还要下地哩遥 冶从小到大袁父母都喊我丫
头遥 父亲说院野我不困袁陪你一起坐坐遥 冶母亲说院野对了袁给你商
量件事遥 丫头也小学毕业了袁咱家条件不好袁要不袁就让她哥哥
继续读书袁暑假开学丫头就不用再上了遥 冶父亲马上接过话院
野只要儿子有书读袁就不能少了丫头的份儿遥 丫头打小肯用功袁
就是砸锅卖铁袁也要供她上大学遥 冶母亲叹了一口气院野我也不
忍心袁 可如今家里花销越来越大袁 仅靠种那几亩地袁 供不起
呀浴 冶父亲说院野等忙了秋收袁我打算和村里年轻人一起去打工袁
趁着年轻多攒些钱袁孩子们上学就不用愁了遥 冶母亲说院野这可
不行袁你脚上有烧伤袁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好彻底袁你出去了袁我
咋能放心浴 冶父亲说院野这点伤算什么袁不碍事遥 就这么定了袁咱
就是再难袁也不能让丫头受委屈袁耽误了她的前程遥 冶

我鼻子一酸袁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遥 父母的话袁分明就是
我听到的葡萄架下最动人的野情话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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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的夏季过去袁凉爽伴随着秋天来
临遥 闻着秋风携来的泥土芳香袁不由得想
起童年的秋天来袁那是我成长中最美好的
时光了遥

小的时候袁我住在外公家遥 秋天有什
么好呢钥 在外公的土地里袁玉米成熟袁野花
怒放袁橘子飘香袁蚂蚱欢快地蹬着玉米秆
蹿来飞去袁一切都很美遥

美好的季节袁 必然是秋收的绝佳时
期袁此时的外公更忙了遥 他要掰玉米袁要挖
红薯袁还要卖橘子袁只恨分身无术遥 还好外
婆悄悄为外公分担袁 天不亮就挖红薯袁天
黑了还在园子里摘橘子遥

在我放假之前袁 外婆把红薯挖完袁最
后地里就只剩下玉米和一些橘子遥 橘子可
以晚点摘袁可玉米必须早点抢收遥 掰玉米
是一项体力活袁外公很擅长袁外婆明显慢
很多袁而我力气小袁外公掰几个我才能掰
一个遥

我们一起忙活袁才一两个小时袁地里
的玉米就通通掰下来了遥 掰好的玉米袁我
们用背箩背回家袁一天背五次袁剩下的第
二天背遥村里人纯朴袁也没人拿遥玉米都掰
光了遥 第二天天没亮袁外公就扛着锄头袁拿

着砍刀袁来到了地里遥 他速度很快袁一会儿
就将玉米秆捆成一捆一捆的袁堆得整整齐
齐袁 最后再将成捆的玉米秆堆在一起袁恰
如一座小山遥

此时袁地里只剩些零星的玉米杆遥 外
公把剩下的玉米背回家袁吩咐我用镰刀将
杂草割掉遥 割不掉的袁让外婆用锄头翻进
泥土深处袁说是等到腐烂变成养料袁再滋
养下一季庄稼遥

玉米秆清理完袁杂草去掉袁土地瞬间
就空下来袁但外公不会让它闲着遥 秋风送
爽袁凉快极了袁我和外婆将土地挖松袁外公
说要种点蔬菜遥 外公在地里迎着夕阳种
菜袁我跟着撒些豌豆袁外婆种大蒜袁一会儿
就弄好了遥

一切弄完袁外公坐在一旁休息袁我则
坐在刚刚挖过的土地里袁捉蛐蛐玩袁瞬间
就闻到了泥土的芳香袁真舒服遥

太阳落山了袁 远处村子飘起了炊烟袁
此时风里带了些寒意袁吹得衣衫单薄的外
公禁不住打个哆嗦遥 外婆提议回家吧浴 外
公随声应和袁带好农具袁外婆则快速把我
坐过的泥土挖松袁牵着我的手回家了遥

童年的秋天
荫 郭华

在县城工作的二姨到我家作客袁见我把大麦当
饲料袁惋惜地说院野做饲料太可惜了遥 现在人都挺喜
欢五谷杂粮的袁何不将它加工成大麦糁子钥 一斤能
卖几块钱呢浴 冶
妻听了直摇头院野乡下人一般不吃的糁子袁城里

人难道还会看得中它钥 冶在妻的记忆里袁吃大麦糁
子是贫穷落后的象征遥

在改革开放前袁大麦可称得上是我们射阳人赖
以生存的重要口粮遥 一年中袁谁家要是没有几担大
麦袁 温饱可就成问题了遥 那时的米都是凭计划供
应袁一个人口一年不过计划供应几十斤袁难以满足
日常生活需要遥 于是袁人们只好将大麦磨成糁子袁
连糠带皮和萝卜尧山芋之类煮成粥或饭袁将一年糊
弄过去遥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袁人们逐
渐把大麦糁子从饭食中淘汰尧淡忘袁渐渐地大麦几
乎成了饲料的代名词遥

经济利益的驱动袁加上二姨那副表情袁一家人
还是围着大麦糁子这个野增收中心冶忙起来遥 拣杂尧

浸泡尧粉碎尧吹糠尧筛糁尧过秤尧小袋包装袁一道道工
序下来袁成本每斤早就突破一元了遥

一切准备就绪后袁来到县城摆摊设点袁穿街过
巷遥 尽管叫卖声声卖力袁 而买糁子的人却寥寥无
几遥 即使有人问津袁对我的糁子也是指教一番后方
才买上半斤八两遥 一天下来我们夫妻累得腰酸背
痛袁卖出的糁子也不过十来斤袁连工钱都不够遥

究其原因袁一位买糁子的老大妈道出了其中的
缘故院城里人吃大麦糁子袁那是一时的兴趣换换口
味而已袁而且糁子必须做到无麸皮尧肉色白袁糁粒
均匀而无糌袁糁香扑鼻而无异味遥 食用起来也非常
讲究袁须是粥和饭煮到半熟尧汤未稠时袁撮上一把
糁子袁均匀的撒在锅里袁再搅拌混合好焐熟食用袁
好似做菜放味精遥 听着大妈的活袁一时恍悟过来遥

现在袁每当大麦收成下来袁都一次性卖给商贩
了袁再也不敢做大麦糁子的发财梦遥 但是袁大麦糁
子又开始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了袁香气怡人遥

大麦糁子
荫 张咏晨

叶车行菊花园曳 朱玉龙

荫邹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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